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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凝望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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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战国楚地，有一个桃花村。桃
花村有一对夫妻，丈夫姓卢，在汉江摆
渡，妻子在村里种桃植桑。他们的女儿
降生时，啼哭不止，卢公抱着女儿说：莫
哭、莫哭，莫悲、莫悲，莫愁、莫愁。女儿
听到“莫愁”，就停止了啼哭。因此卢公
为女儿取名“莫愁”。

不知卢公会不会想到，自己一介渔
夫，随口取的一个名字，没有翻什么典
籍，也没有看什么卦象，仅仅是一点期
待，竟那么地入心，为世人所钟爱。
2000余年的风霜，不停地涂抹岁月，这
个名字依旧灼灼。他的女儿，站在莫愁
湖边，走在莫愁古街上，坐在莫愁古渡，
也依旧灼灼。

来到湖北荆门的钟祥市，已是傍晚
时分。我们找个旅馆住下，稍事休息，
就决意步行去看莫愁湖。

星空下的莫愁湖，是我在内地没有
见过的大眼睛，眼波流转，楚楚可人。
绕岸的灯光，眼影似的闪着明艳。一个
娴静而热情的去处，一个释放疲惫与安
放灵魂的天堂。我们融在这只梦幻的
眸子里，身心柔软，似乎听到卢公的一
声声“莫愁、莫愁”。

走着走着，一抬头真的遇到了“莫
愁”。她站在湖边的广场上，汉白玉的
雕像，圣洁得宛如仙子。她被钟祥人拥
戴在三层台阶之上的台子上，离人间很

近，也离天上很近。我有点动容，踩着
地灯多彩的光影，登上三层台阶。站在
她的旁侧，但拉住的仅是她水袖的下
摆。月光从她头顶丝滑而下，灯光从她
脚下闪烁而上，她变幻着微蓝、微紫、微
黄、微白的缤纷。长袖善舞的曼妙，定
格在深蓝的星空中。我躬身，拍摄了她
美丽而幻变的一生。

在荆楚一带的传说里，莫愁是楚国
第一美女。她在汉江的渔船上摇橹行
歌，歌声惊动了宫廷里端坐的楚顷襄王，
他再也坐不端正了，下诏要莫愁进宫献
上歌舞。由此，民间歌舞也随着莫愁的进
宫而进入宫廷。莫愁在屈原、宋玉的指导
下，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阳
阿》《薤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与
民间乐诗入歌的传唱。莫愁也由楚宫歌
姬化蝶为荆楚大地的民间歌舞艺术家。

楚王霸占莫愁的歌声和舞姿，尚不
知足，还欲强纳莫愁为妃。他把莫愁青
梅竹马的王襄哥流放边关。没想到，莫
愁纵身一跃，跳入汉江。

我们在游览钟祥另一景点——黄
仙洞时，才知道莫愁跳江后并没有身
亡，而是被黄仙救下，在黄仙洞与她的
王襄哥举行了婚礼。我想爱着莫愁的
人，是不会让美好消散的，果然钟祥人
还是把美好安放在了黄仙洞里。

第二天早晨，我们赶到莫愁村。村

子与莫愁湖相连，也与世界文化遗产明
显陵相连。其实，莫愁湖以前叫沧浪
湖，俗名北湖，莫愁村以前叫桃花村。
它们都因一女子而更名。

莫愁村入口有“莫愁渡”。莫愁渡
是古时桃花村人出入村子的水路渡口，
传说当年莫愁到楚都——郢，就是从这
里登的船。

在莫愁村的街道上，楚风古韵流
淌，我们盘桓复盘桓。这里是莫愁诞生
的村落，这里是莫愁的故乡，这里储存
着一个少女的足音与歌声。或许有人
会笑我，怎么那样笃信传说。是的，所
有美好的传说，我宁可笃信。倘若没人
笃信，那么为何莫愁村会成为湖北民俗
民艺第一村？为何会有那么多像我这
样的痴情者，远道而来？

莫愁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期待、
一种祝愿。她不仅活在荆门的钟祥，还
活在民间故事中、乐府中、历史记载中、
文学作品中……

她也活在江苏的南京。金陵48景
之首的“莫愁烟雨”，成为人们向往的胜
景。郑板桥曾叹曰：湖柳如烟，湖云似
梦，湖浪浓于酒。

我到过南京，脚步却还没有走到此
处。但是，一直想着：钟祥与南京的莫
愁，是不是同一个莫愁？从传说看，并
不是。可传说与传说之间，又有着丝丝

缕缕的关联：都有一个姓卢者贯穿其
中，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员外；都有一个
君王要强纳莫愁为妃，一个是楚国的顷
襄王，一个是梁朝的梁武帝；都有一个
与水有关的结局，一个投江，一个投湖；
莫愁都有一技之长在身，一个能歌善
舞，一个善种牡丹；都有一个故乡，一个
是钟祥，一个是洛阳……

当然还有其他众多的版本，但变
来变去，唯有莫愁的才貌与美德没
变，还有“莫愁”的名字没变。这些就
足够了。其实，在人们的心中，两地
的莫愁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美好”
的代名词。

从湖北钟祥，回到我的家乡洛阳。
时不时会想，莫愁的传说与钟祥有关，
与南京有关，与洛阳也有关。但是，为
何而今的莫愁在钟祥、在南京，却不在
洛阳呢？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
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别忘
了，洛阳是南京莫愁的娘家啊！传说中
把牡丹种得让梁武帝都带笑而看的莫
愁，种的也是乡愁啊！

我走进莫愁公园，坐在莫愁湖边，
蛙声此起彼伏，正吟诵“金雀玉搔头，生
来唤莫愁”，忽见莫愁在月光下种牡丹，
又听到莫愁村有唤女之声：莫愁——回
来喝汤——

原来是个梦。梦的场景在洛阳。

定鼎门街的行道树是槐树。
阳春三月它就发芽了，卷曲的小芽豆粒似的粘了一

树。嫩芽生长很快，一天一个样，不知不觉中它就绿叶飘
洒。春天的脚步快，再抬头时它已花苞满树，一簇一簇亮
黄黄的。没几天，槐花就笼罩了树冠。

整个夏季，槐花浓浓的香味弥漫着大街，沁润着
空气。

花香，引来无数蜂蝶嘤嘤嗡嗡地和鸣；鸟雀也在上面
追逐戏闹，弹落细花如雨；散步的人们放慢脚步，只为吮
吸更多的气息；匆匆经过的人们，也仰头张望，似乎有了
一个陪伴，多了几分思恋。

槐花盛开，花瓣飘落，黄黄白白的花瓣杂着小花密密
匝匝地撒满路面，像飘落的雪花，一层，又一层；早上扫
起，晚上又落一层。

车轮碾轧了花瓣，大脚、小脚踩踏了花瓣，它们黏
黏地贴在地上。灰灰的，干净的马路；白白的，洁净的
小槐花。每天早上，我喜欢沿着槐花大道散步，贪婪
地呼吸着这里特有的韵味，脚下有些不忍，轻轻放，轻
轻抬。

一朵槐花落在肩上，我把它放在掌心。凝眸细看：淡
黄色的花瓣，玉一样温润、细腻，绿绿的花托托着，似一个
玲珑小挂件。两片花瓣，一片撑开，一片包合着。撑开的
一片，像一叶鼓满风的白帆，又像小天使的翅膀；包合的
一片像一个小雀舌，靠着帆，偎着翼。

槐花，很美。
我弯下腰，拣起一颗，又一颗……槐花的清香，在掌

心渗透。落花中有未开的花蕾，那花蕾像一柄小斧头，又
像一只小脚丫，娇小可爱。忽然间，我觉得捧在手里的不
只是花，而是一个一个小生命。

它们本来就是生命，只不过太平凡，太常见，甚或太
微小而不被重视罢了。就像人们呼吸空气、享受阳光一
样，自然而又平常，就不再去想它的珍贵和可爱。

其实，槐花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可以入药，具有清热
解毒、凉血止血、润肺养颜、补中保健等作用。当它花蕾
初绽的时候，就有人举着长竿将它采撷。问其作用，答
曰：冲洗，晾干，收藏，当茶叶饮用；或煮稀饭时捏一小撮
放入汤中，稀饭就黄澄澄的清香润口。

我吃过用它做的稀饭，色黄，清香，味美，还去火。然
而，我更欣赏它盛夏的姿容。

炎炎盛夏，一簇一簇槐花挺出树冠之上，如同绿冠
上笼着一层乳白淡黄的幔。它顶烈日，迎暴雨，坚强忠
诚地履行着行道树的职责，为人们洒下一片荫凉，飘
散一路清香。

秋来了。树上挂满豆荚，青青的，绿绿的，一串串，一
噜噜，琳琅满目。

走在树下，满怀惬意，满心喜欢。

淡黄悄悄爬上绿叶，梧桐叶悠然飘落，初秋携着凉风
渐渐迈进了萧瑟。清晨，我漫步于黄河湿地公园，只见一
朵朵盛开的牵牛花迎着秋风，露出烂漫的笑脸，成为秋日
里最闪耀的容颜。

青山因溪流的轻吟而灵动无比，天空因鸟儿的飞翔
而生机勃勃，湖泊因鱼儿的嬉戏而更加动人。此刻，湿地
公园因牵牛花的盛开而焕发新的华彩，仿佛是大自然最
得意的杰作。“一枝颜色费评夸，冷翠光中晕淡霞。”初秋
的晨光中，我的心中充满了惊喜和愉悦。

牵牛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玫瑰的妖娆耀
眼，没有菊花的凌霜傲骨，但它以独特的魅力展现自我，
诉说自己的故事。它在茫茫的黑夜中默默酝酿力量，在
黎明前睁开睡眼，追寻第一缕阳光，最终在朝阳的拥抱下
优雅盛开，绽放出可爱亲切的笑容，温暖了每一个行人的
心田。

牵牛花坚韧不拔，顽强地攀爬着，一条条花索攀爬在
一片片草丛中，攀爬上一株株高树。“青青柔蔓绕修篁，刷
翠成花著处芳。”眼前，一幅诗意的画卷悄然铺展。深绿
的藤蔓，翠绿的叶儿，一串串小喇叭，向着朝阳一路高歌
向上，散发着芬芳，吹响生命最昂扬的乐章。它是粉红的
仙女，是紫色的精灵，迎着风跳舞，演绎着属于自己的青
春年华。

“名在星河上，花开晓露间。”相传七夕，牛郎织女银
河相会，牵牛花就会应时开放，故以“牵牛”命名。它又名

“勤娘子”，每当公鸡打鸣，就会开花，沾着晨露绽放，就如
同勤劳的娘子，天还没亮就开始一天的劳作，催人奋进。

“朝颜”的美丽名字也是恰如其分，描绘了它在晨光中展
露笑颜的动人瞬间。

我曾多次早起踏入湿地公园，只为与牵牛花共赴
晨光之约。然而，即使踏着晨星而来，它们已悄然绽
放，可真是“朝颜勤娘子”呀！此情此景，会让我不禁想
起了爷爷奶奶，月亮还挂在天空，就拿起锄头开始辛
劳；想起了父亲，迎着黎明的星星，踩着摩托的轰鸣，从
故乡到城市打拼；而母亲，则围着灶台忙碌，端上一碗
荷包蛋，目送父亲远去的背影。他们那份勤劳与坚韧，
与牵牛花何其相似。

当牵牛花的藤蔓匍匐在草丛中，是那么普通、那样不
起眼儿；当它不经意间陡然绽放，却是那样惹人注目，令
人赞叹不已。细细品味解读牵牛花，努力追寻感悟它生
长的轨迹，我不仅为它那娇柔曼妙、绰约多姿的美而倾
倒，更为它那勤奋攀登、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折服。“迟暮相
看两不厌，也如风雨故人来。”

我们生于平凡，却怀揣非凡之梦，如同牵牛花一
样，在沉寂的暗夜中积蓄能量，坚持不懈，努力向前，
终将在寥廓的秋日迎接朝阳，灿烂绽放，赴一场“朝颜
之约”。

我和儿子刚走到店门口，一位
六七十岁的老人就朝儿子的屁股上拍
了一巴掌。那巴掌不重，像是奶奶见
到了好久未见的孙子，带着宠溺的味
道。接着，老人笑着说：“长这么大
了？”我不认识她，纵然一头雾水，但看
在人家那亲热劲儿上，笑着回：“是啊，
十岁啦。”

这是塔西的一家饭店，距我家步行
十几分钟的距离。我经常去赶会，也偶
尔带儿子来。至于儿子上一次是啥时
候来的这家饭店，我已经记不清了。
做饭的阿姨，我认得。但这位……实
在脸生。找个空位坐下，我要了一碗
米线，儿子要的是牛肉水饺。

“辣椒、醋，给。”邻桌的一位大爷，
听到我们点完饭，慌忙把他桌子上的
辣椒和醋递给我。大爷一身乳白色唐
装，干净又有派头，看起来家人照顾得
不错。“你几个孩子？”“这是老几？”“孩
子学习咋样？”老人的话很多，他一问
我一答。尽管有些话我听不大清，但
依然很认真地听着。不然，对不起大
爷的热心。

“伯，给你盛碗白汤喝吧？”做饭的
阿姨对这位大爷喊道。正在吃捞面条
的大爷答：“中，妮儿，盛一碗。”看来，他
们是亲戚。不然，这位大爷咋对我和儿
子这么热情？一副饭店主人的样子。

这时，来了一位年轻妈妈，抱着一
个一两岁的孩子。那个拍我儿子屁股
的老人一把接过孩子，说：“叫奶奶抱
抱。”接着对年轻妈妈说：“还下碗米线？”
女人说好。看来，她们是一家人。“来，奶
奶干半天活了，让妈妈抱。”“我不累，这
会儿也没事。你吃，我抱着孩子。”果
真，她们是一家人。我心想。

可接下来的事情，完全颠覆了我
所有的判断。唐装大爷吃完饭后说：

“上回忘带钱了，欠十块，这回一起
结。”做饭阿姨找完钱后，又扶大爷上
了老年助步车，看着他缓缓开走，才返
回操作间。年轻妈妈对着二维码扫了
扫，付款六元。原来，老人是服务员，
她们不是一家人。

突然间，我感觉在这里吃的不是
一碗饭，而是一碗人间烟火。这，不只
是我的个人感受，外地人对洛阳也是
同样的感觉。

那晚，我们一家去南关喝丸子汤，
坐在我对面的女子看到我面前的芝麻
空心糖饼，一连发三问：“这个是不是
烧饼？里面有馅儿吗？是什么味道？”
一听口音她就是外地人。见她如此好
奇，我边回答边把一袋子饼递到她跟
前，让她拿一个尝尝。我拿，怕人家嫌
我的手不干净。谁知，她大笑起来，摆
着手说不吃不吃。看她不好意思，我
就把饼往她跟前又递得近了一些，宽
慰说：“尝一个吧，又不是啥主贵东
西。”不料，女子笑得更厉害了，边摆手
边说：“太热情了，太热情了……”

我心想，这有啥？如果有人遇到
困难，哪怕需要钱，翻翻衣兜也会给
的，没多有少嘛。一个饼算啥？

原来，自己被一些为所感化时，外
地游人也在被我感化。那一刻，我庆
幸自己是洛阳人，庆幸我拥有特属的
洛阳品质。

临别时，这位外地女子说：“在你
们洛阳吃一顿饭，就能感受到浓浓的
烟火味和人情味，让人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

哈哈，这话，我爱听。

朝颜之约

往事重温

□王垣升

锄 禾 尘世写真

□宁妍妍

一碗人间烟火

初秋的黄昏，独自漫步于田野，远
山如黛，近水若银。玉米亭亭玉立，英
姿飒爽，叶子轻摇曼舞，玉米棒子也染
红了胡须，有风穿过青纱帐，哗哗作
响。这样的情景，总让我想起跟父亲在
田间劳作的岁月。

十三四岁的我在农村也算半个劳
动力，是父亲嘴里常说的半桩子，有股
蛮劲就是不耐用。父亲锄地总会叫上
我，磨磨我的性子。父亲从小就给我灌
输学会了农活，就是考不上学，也不至
于饿死的道理。我常常嗤之以鼻，农村
有句老话：庄稼活，没啥学，人家咋着咱
咋着。

当太阳拱出地平线时，我跟父亲多
半已经锄了半天地了，天热锄地不是清
晨就是黄昏。父亲常说，地球绕着太阳
转，咱一个修理地球的人，不跟太阳较劲。

父亲锄三垄，我锄一垄，父亲锄得
飞快。禾苗边的青草和麦茬，父亲用锄
头轻轻一钩，它们便应声倒地，丝毫不
伤及禾苗。我也学着父亲，却不得要
领。正锄着，一不小心，锄到了麦茬上，锄
头弹起，一棵精神抖擞的禾苗被连根锄
断。父亲一向严厉，又爱惜庄稼，我迅
速瞥一眼跟我有一段距离的父亲，赶紧
蹲下去，扒了一个坑，把断了的禾苗重
新埋进去，撒上虚土。做完这一切，我
又看一眼父亲，只见父亲只顾弯腰锄
地，古铜色的臂膀熠熠生辉，雄健有力。

害怕被父亲发现，慌乱中又有几棵
禾苗在我的锄下夭折，我都如法炮制。

忐忑中，终于听到父亲一声“三娃，
收工”。我忙拿起旁边的罐头瓶，瓶子
里已装了十几只地蚕。它看着像蚕，却
没有蚕的温柔，会咬断禾苗的根部致其
死亡。如果地里的禾苗好好地出现了

枯萎，那多半是地蚕在作怪。庄稼人对
地蚕恨得咬牙切齿，锄出的地蚕会被高
高举起，摔死在石头或锄头上。父亲总
是拿个瓶子，把地蚕装进去，拿回家喂
鸡，鸡吃了，下蛋就勤。

父亲走过我身旁，我伸出食指，让
父亲看我手上磨的水泡。父亲呵呵一
笑：“男孩子莫娇气，磨出茧子自然就不
会起泡了。”我并非娇气，意在转移父亲
的注意力。好在父亲没有看出端倪，我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

黄昏，我们走过玉米地。经过一天
的暴晒，被锄断的禾苗已打卷枯萎。父
亲马上发现不对劲，一边嘴里说着“地
蚕真是可恨”，一边拽起禾苗。拽起的
一刹那，父亲一愣，接着又拽起其他几
棵。父亲没有说话，脸阴得能拧出水
来。自知理亏，我还是硬着头皮说：“这
地蚕是可恨，咬断了这么多禾苗。”

父亲没有搭话，打来两桶井水，小
心翼翼地从别处挖出多余的禾苗进行
补栽，水浇透，土盖实，一丝不苟。整个
过程父亲没有跟我说一句话，甚至都没
有看我一眼。

夜凉如洗，星光点点。父亲在院子
里吧嗒吧嗒抽烟，忽明忽暗的烟头映衬
着父亲毫无表情的脸。我默默地走到
父亲身边，轻声说：“爹，我错了。”良久，
父亲抬起头，眼里开始有了温度，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了就要勇于
承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而不是弄虚
作假，一错再错，更不应该让地蚕替你
背锅，锄地除草，更不能荒了心田。”父亲
的话如一记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

如今，已时过多年，父亲的话犹在
耳畔，时时鞭策我，让我做一个不懈怠、
不逃避、有责任、敢担当的人。


